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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昨往事如昨

童年糗事童年糗事
孙为刚

舆地广记舆地广记

牟平有个牟平有个
宁福营宁福营
于建章

自清朝以来的牟平海防，宁福营
是最为可圈可点的设置。

顺治十六年（1659）宁海卫被撤
后，一直到雍正三年（1725），山东都司
与威海、成山、靖海三卫及文登营全部
撤并，胶东东部海防形同虚设，形成一
个真空海域。为了弥补裁卫这一缺
憾，康熙十九年（1680），在宁海州（牟
平）设置宁福营，营署在州城内，调文
登中、左二营都司、守备各一员，马步
兵842名，专门防卫宁海州海防。因
为昆嵛山林茂草丰，适宜养马驯马，故
在昆嵛山设置养马场一处，并刻石记
之。

昆嵛山特别适宜放养马匹，相传
当年秦始皇东巡路过昆嵛山，见这里
林草丰茂，便短暂停留，并将秦始皇御
用马车的马放进山里，吃草休养生
息。至今留着一条长二百余米当年秦
始皇马车驶过的路段。因为古时的马
车是用巨大的石碾做轱辘，所以这条
路被压得平滑如镜，就是在今天也是
格外平滑。

清《山东海疆图记》记载：“宁福营
都司，领存营寔在差操马，守兵一百五
十名，宁海州汛分防海口，把总一一
（指十一）员，守兵十二名，（养马岛六
名，清泉、金山、崆峒岛三海口各守兵
二名）。”康熙三十九年（1700），宁福营
的参将调往莱州营，又裁都司，并拨马
兵66名、步兵154名归镇标中、右二
营。此后，兵马往来调拨频繁，驻宁福
营兵力时多时寡。

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拨款为
宁福营购置了先进的西洋枪支，宁福
营迅即拨马步兵48名赴烟台海口学
习洋枪的使用，开了牟平海防使用西
洋兵器之先河。这一时期，是明清以
来牟平海防设施最为先进、海防力量
最强的一个时期。以前有倭寇经常骚
扰宁海州沿海一带，烧杀抢掠危害沿
海百姓。宁福营设立后，倭寇得知官
兵有西洋武器，受过几次打击后，倭寇
再也不敢登陆宁海州沿海村庄，对宁
福营闻风丧胆。海上的船只，不管是
商船还是兵船，遇到了倭寇，都会自报
家门：“宁福营巡逻船只！”只要听到了

“宁福营”三个字，倭寇即不敢有越轨
行动。

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东巡
抚李秉衡奏裁兵额；光绪二十八年
（1902)，巡 抚 周 馥 奏 请 裁 撤 宁 福
营，改为巡警制。宁福营裁撤后，
营兵制度彻底废除，胶东东部海防
日渐衰微，一场甲午海战，使得清
朝近代海防建设成果一夜之间化
为乌有。

人的一生中，大约都有几件没齿难
忘的糗事，笔者亦不例外。

小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住在一
个名叫大疃的村子，村子离县城三十多
华里，那里有一家供销社，母亲是供销
社的职工。供销社规模挺大，不光有日
用百货、食品、布匹，还有锄镰锨镢、化
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是方圆几十里规模
最大的一家。

我们一家虽说是供销社职工家属，
但除了吃商品粮，租住的是农房，同学
和耍伴都是村里的孩子，上山拾草、挖
野菜，下河洗澡、摸鱼，我们和村里的孩
子几乎没什么两样。我的这几件糗事
都发生在这个名叫大疃的村子里，且大
多都与姥娘有关，因为父亲在外地工
作，十天半月不回来一次，母亲一天到
晚忙于工作，照料我们日常生活的是姥
娘，她是我们这个家的管事人。

乱葬岗里捉迷藏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晚饭
后，我们几个小耍伴聚集在供销社大门
口的沙滩上，玩了一阵子剪刀、石头、布
的游戏后，感觉不过瘾，有人提出：咱趴
猫（读音ma，去声）吧！这里所说的“趴
猫”是招远方言,书面语言叫捉迷藏，南
方人叫躲猫猫。

游戏规则大致是这样的。参与的
人分成两拨儿，一拨儿负责躲藏，另一
拨儿负责寻找。“拳拳宝”决定哪拨儿
藏、哪拨儿找，最先找到者获胜，然后双
方角色互换。

夜幕降临，我们几个负责躲藏的
小伙伴就在夜幕的掩护下，各自寻找
自以为最隐蔽的地方躲藏起来，对方
开始寻找。

我找的地方离出发地有些远，但自
以为非常隐蔽。那是一片山岗，两块地
之间雨水冲刷出一道小沟壑，沟壑上头
是一个雨水冲刷出来的土窝窝，我的上
半身刚刚能蹲进去，而头顶儿则是一簇
密密实实的棉槐条子，把整个人遮挡得
严严实实，不要说晚上，就是大白天也
不易发现。

我自以为得计，安心地蹲在土窝窝
里享受游戏的快乐。其间，几次听见不
远处有人咋呼：“看见你们啦！快出来
吧!”但始终没有走到近处，更没被发
现，我暗自得意。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
过，不知不觉中，圆盘似的月亮升起在
夜空，周围渐渐变得寂静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周围越发寂静，只
听见身旁秋叶的沙沙声和蛐蛐的鸣叫
声，我开始变得有些紧张起来。正在这
时，远处响起了母亲和姥娘焦急的呼
唤，我此时才意识到，是她们找我来
了。我这才起身走出那个十分隐蔽的
土窝窝，朝着母亲和姥娘的方向跑去。

从我奔跑的身影中，她们看到了
我，母亲好像气得说不出什么话，愤怒
的姥娘上前一把扭住我的耳朵，一边带
着哭腔地说：“你这个小畜兽，知不知道
几点啦！”边说边用她那尖尖的小脚朝
我的屁股上踢了几脚。

回到家，我抬头一看，桌子上的闹
钟已经指向8点半了。我自知闯祸，便
默默地爬到炕上，很快便进入梦乡。

第二天，姥娘才告诉我：“你知道你
们昨天晚上‘趴猫’的是什么地方？”我

茫然无知，姥娘告诉我：“那里是乱葬岗
子，是埋死人的地方！”听姥娘这一说，
我的头一下子变得老大，怪不得他们找
不到我，原来他们是吓得不敢进去。后
来，我又到那天我藏身的地方去看了
看，果然有几条野狗在周围转悠。

乱葬岗！姥娘的话又一次在我耳
旁响起，浑身便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
感觉。

扒汽车差点儿酿大祸

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门市部坐西朝
东，位于村东的河滩上。那里每逢农历
四、九赶大集，每逢集日，人山人海，热
闹非常。这件糗事就发生在生产资料
门市部门前的河滩上。

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这里就会
来一辆带拖斗（俗称“懒帮子”）的大卡
车，送来一车盐，往回走的时候，会顺便
到村西的一座粮库里拉走一车粮食。
从生产资料门市部到粮库大约不到两
公里。那时候，农村孩子是很少见到汽
车的，更没有机会乘坐汽车，每当送盐
的卡车要到粮库拉粮食时，卡车周围便
站满了一圈孩子，央求大人们给司机说
说情，让他答应我们坐汽车到粮库，然
后再步行回到村里，此举俗称“坐滋辇
儿”。司机心情好的时候，会宽容地答
应我们的请求。此时，围在车厢周围的
孩子们便蜂拥而上，爬上车厢。

我那时胆子较小，再加上母亲就在
供销社工作，怕此事传到她耳朵里，所
以，在别人争先恐后地往车上爬的时
候，我还在车旁犹豫不决，后来实在禁
不住“坐滋辇”的诱惑和小伙伴的呼唤，
就走到了车厢和“懒帮子”之间。连接
车厢和拖斗的是一个三角形大铁杠，正
当我双手抱住大铁杠，一只脚踩在铁杠
下面的一条绳索，一条腿搭上铁杠时，
卡车突然启动，尽管速度不算太快，但
村中的路坎坷不平，卡车叮叮咣咣，颠
簸不停，悬在半空的我吓得大惊失色，
双手紧紧抓住大铁杠。因为一只脚是
踩在绳索上的，整个人在空中左右晃
动，而此时的卡车仍然越来越快地朝着
村西的粮库驶去。

眼看卡车越开越快，车旁的人们
追着卡车，边跑边喊：“快停车！快停
车！”怎奈司机浑然不觉，速度丝毫未
减，两旁的人们纷纷为我捏了一把
汗。此时，如果我把不住铁杠，跌下
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情急之中，有人
对车上的人高喊：“快敲车棚子！快敲
车棚子！”于是有人便朝着驾驶室的顶
棚猛烈敲击起来，司机也似乎察觉到
了异常，便慢慢地停下车。车刚刚停
稳，我便松开手，离开大铁杠，然后一
溜烟儿地跑回家中。

好事不出门，糗事传得快。爬车这
件糗事还是很快就传到了家里，母亲除
了严厉训斥，并无过激动作，而姥娘不
惯毛病，照例用她那尖尖的小脚教训了
我一通。

为写这段文字，我上网搜了一下
“扒车”，词条上的解释是这样的：“扒车
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若是影响交通工
具正常行驶的，还会触犯《治安管理处
罚法》。”

乖乖，若是放在今天，那就不是母
亲和姥娘的教训，而是法律的惩罚了。

窝瓜地里扒地瓜

那时的大疃村，像我这样的供销社
职工子女还有十几个。20世纪50年
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我们这批
供销社职工子女虽然有一份商品粮指
标，但是那一点口粮根本不够吃，需要
经常到山上挖野菜补贴生活，下面这件
糗事就发生在上山挖野菜的途中。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天有些
阴，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我作为“哥哥头
儿”，领着几个供销社职工子女结伴去
挖野菜。

正是草长莺飞、野菜旺盛的季节，
绿油油的苦菜、荠菜、婆婆丁、兔子头、
曲曲牙，带刺儿的萋萋菜，只要是能吃
的，剜到篮里都是菜。不一会儿，我们
各自的篓子里都装了一层厚厚的野
菜。这时，天阴得越来越厉害了，已经
有雨点儿落在身上。见此情景，我说了
一句：“快下雨了，咱们回家吧！”

上山时，我们是沿着山路走的，回
家快下雨了，我们几个便抄近路，从一
片较为平整的地里斜插过去。

正在这时，一个小伙伴突然兴奋地
喊了起来：“嗨——，看看这是什么菜？”
大伙儿赶紧凑过去，看到地上有几棵三
角形的嫩芽，大家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野
菜。有人提议，挖出来看看。这一挖不
要紧，下面竟然是一块巴掌大小的小地
瓜。冬天已经过去了，地里怎么还会有
地瓜？放进嘴里咬一口，甜甜的、脆脆
的，口感不错。

这个发现像是给我们疲惫的身心
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纷纷低下头，开
始搜寻起这绿油油的芽苗。不一会儿，
便传来一声声兴奋的呼喊：“我这儿有
一棵！”“我这儿也有一棵！”顺着芽苗轻
轻一挖，下面就有一块小地瓜。尽管小
地瓜上还带着泥土，但是饥肠辘辘的我
们，哪里顾得了这些，就把挖出来的小
地瓜朝着身上蹭一蹭，或是伸进胳肢窝
里转一转，然后便送进嘴里。

汁水丰富的小地瓜好清脆、好香
甜！不一会儿，地里就响起一阵阵“卡
哧”“卡哧”的咀嚼声。

这时，雨点儿已经越来越密实了，
我们的肚皮也逐渐被甜蜜的小地瓜充
盈起来。再看看这块平展展的地里，已
被我们挖得七零八落、满目疮痍了。

眼见得雨越下越大，我们的肚皮也
被撑得鼓了起来。“回家喽！回家喽！”
随着我的一声呼喊，我们几个一溜烟儿
地跑回了各自的家。

回家后，我兴奋地将今天的奇遇告
诉姥娘，也想让她和我们一起高兴高
兴，没想到听完后姥娘有些大惊失色，
她语气严肃地对我说：“孩子，你们闯祸
了，那是人家生产队种的‘窝瓜’，你们
出去以后可不要再说这个事了，人家生
产队知道了要叫你们赔的！”

此事自然再也不敢声张，也没有了
下文，我却学了一门常识。我们吃的地
瓜就栽种方式而言，有“芽瓜”和“窝瓜”
两种，芽瓜是将地瓜芽苗栽到地里，而
窝瓜是将小个头的地瓜种块（俗称“地
瓜母子”）埋进地里，到了秋天，地瓜母
子便会衍生出一窝儿地瓜蛋。而我们
那天在地里大快朵颐的，就是人家生产
队刚刚种下不久的地瓜母子。


